
书书书

贾　童
记忆不曾少花香

一　鼠尾掌·九重葛

鼠尾掌———温暖的家庭
九重葛———夏日热情与陶醉
十六岁那年的夏天，妍婴在父亲五十寿辰的庆祝

会上认识了湛朗。
湛朗是个很耀眼的男孩，远远地站在人群中，像

一道来自天堂的光照亮这个熙熙攘攘的会场。妍婴
注意到他，除了他高而挺拔的个子，混血儿的端丽容
貌外，就是他鲜少跟人说话的个性。坐在落地窗前的
沙发上，一味地凝视着外面不变的风景，即使身边有
再多的喧扰，他也充耳不闻。
以上，只是妍婴第一眼的印象。她的父亲钟奇，

是一个儒商。年轻时只顾着创业，将近３０岁才结婚，
结婚以后，事业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兴盛程度，忙碌中，
女儿降临人世。钟奇的高兴劲就不要提了，从他给女
儿起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，妍婴，美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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婴儿，可见他把这个女儿当成一颗怎样的掌上明珠。
越长越大的妍婴，从一个美丽的婴儿变成了一个

美丽的女孩。她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，从
别的女孩的嫉妒中，从别的男孩的殷勤中，明白自己
的资本。不管她怎样欣赏自己的容貌和身体，都是那
么的美丽没有瑕疵。雪白的皮肤，明眸皓齿，纤细有
致的身段，特别是进入青春期以后，身边越积越多的
追求者让她应接不暇，妍婴的脾气也就无法克制地大
了起来。
如果你没有帅气的长相，至少要有突出的个性；

如果你没有突出的个性，至少要有体贴的胸膛；如果
你没有体贴的胸膛，至少要有显赫的家世，如果你没
有显赫的家世，至少要有成把的钞票；如果你没有成
把的钞票，那么至少要有帅气的长相……
尽管她的条件如此苛刻，身边的异性却从来没有

缺少过。
这不是，眼前又一个新的。
“钟先生，寿星吉祥如意，生意越做越大呀！”客套

地寒暄后，道贺的人继续说，“令嫒也越来越漂亮咯！
不知道哪家公子福气好，可以娶到妍婴———这是犬子
志渊。”

“令公子也是仪表堂堂嘛。”钟奇客气地微笑着，
“小婴，跟赵伯伯打个招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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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赵伯伯，志渊哥哥。”她甜甜地说，眼角的余光很
满意地发现，那赵志渊一脸惊艳……

“你们随便，千万别客气。”钟奇招手叫来几杯香
槟，互相敬酒过后，再向下一位客套。
妍婴跟在父亲身边，小声地发牢骚：“爸爸，还有

多少啊，我脚都站麻了啊。”
“爸爸知道，但是这一位一定要介绍的，他是爸爸

的生意伙伴，而且是患难至交，好几次，救过我们公司
呢，没有他，基本上，也就不会有你爸爸，当然就更没
有你了。”钟奇回过头来，在妍婴的鼻子上刮了一下。
最喜欢父亲这种小动作的妍婴，摸摸鼻子，装做

不情愿的样子答了一声：“哦！”
钟奇这次拜访的对象，看起来知名度一定不低于

他。那男子面前也有很多寒暄的人，而且都是妍婴大
概认识的，父亲生意场上的老朋友。钟奇低声对她
说：“那些人都是你萧叔叔介绍给爸爸公司的合作伙
伴，都是些资深的企业家。”
走近了，钟奇喊了一声：“萧权！”
男子回头，然后……
他们就像两个小男孩一样互擂了一拳。
妍婴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傻傻地看着他们。
钟奇激动地抓着对方的肩膀摇，“兄弟，好久不见

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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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啊，有十几年了，你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我在太
平洋那边都听说了呢。”
萧权虽然已经有了双鬓的白发，看上去却还显得

年轻，眼睛炯炯有神，精神矍铄，体格硬朗。看得出是
一个在残酷的商场拼搏过的硬汉。

“不行啰，老了！”钟奇摇头笑着叹息，“一别十几
年，我都快担心这辈子是不是还见得着你呢，大忙
人！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，后年我过五十，你的那份大贺礼可
不能逃！”萧权又是猛地一击。
从来没见过彬彬有礼的父亲如此激动的妍婴，呆

呆地看着这一切，直到父亲把她叫过去，对萧权说：
“这是小婴，我寄照片给你的时候，她还被我抱在手上
呢。”

“萧……叔叔好。”她对这个气势过人的中年男子
没有印象，所以只得敷衍地喊。
萧权也毫不掩饰地露出赞赏的目光，“漂亮，真漂

亮，我早就听人说，钟老板是以诚实的生意和漂亮的
女儿闻名商业圈，前者早有见识，后者果然不假！百
闻不如一见！”接着他又问：“许了人家没有？”
钟奇没好气地给他一拳，“我女儿才十六啊！”
萧权兴奋地说：“我儿子也十六啊，这样吧，我们

就……怎么样？我儿子不错噢，很多女生写情书给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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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！”
钟奇笑着说：“我就怕你反悔！既然你先提出来

了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！”
两个经历半个世纪的男人，嘻嘻哈哈地拍着对

方。
就这样，妍婴被萧权领到落地窗前，介绍给了湛

朗。
他一副意兴阑珊的模样，对父亲点了点头。妍婴

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正想帮他叫杯饮料，忽然发现他面
前的香槟，一口未动的样子，于是打消了念头。

“听说你在墨尔本念书，那边的学校好玩吗？”
湛朗转过眼来，看了她一眼，口气很轻地说：“和

你们一样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老师讲课比较轻松。”
妍婴很热切地问：“听说很多女孩给你写情书？”
他更轻描淡写：“那很正常，她们不仅给我写，也

给别的男生写。大家还比谁写的对象多。”
“那，你有什么爱好？”
湛朗略微思索了一下，“钢琴，围棋，美术，书法

……”
妍婴咋舌说：“这么厉害？”
“这些都只是擅长，不是爱好。”湛朗说，“我的爱

好是骑马，养马，和看斗牛。”
“骑马不会很危险吗？”妍婴眨巴着眼睛问，“还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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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牛，好像很残忍的样子。”
湛朗淡淡地说：“斗牛是一种富含文化底蕴的运

动，很值得欣赏。”
“你不参加社交的吗？比如说，化装舞会？节日

狂欢派对？”
“我不喜欢，能推就推。”
“那你也不喜欢这种场合咯！”妍婴回头看一眼舞

池中的人群，“可是坐在这里也很无聊啊，不如去跳舞
吧，好不好？”
湛朗瞄了一眼那群人，很快调回视线，“我不太想

跳。”
“那可以去外面的游泳池啊，那里风景还不错，人

也不多。”
“我……”
不容他拒绝，妍婴站起来，一把牵起他的手，“你

跟我来就对了，来。”
跑到游泳池边，妍婴松开湛朗，踢掉脚上的皮鞋，

扯掉腰带，坐在池边把脚伸进水中，发出一声感叹：
“舒服啊！里面闷死了。”
湛朗在池边半蹲下。
“喂，你喜欢不喜欢游泳？”妍婴回过头问。
“还可以。”
“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你教我游泳，我参加了学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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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泳俱乐部，可是一直都学不会。”废话，那些教练光
顾着吃豆腐，哪里有用心教？而她光顾着看帅哥匀称
的肌肉，哪里有心思学？
看他高挑挺拔的个子，不知道穿起泳衣来是什么

光景。
湛朗犹豫了一下，“我后天就要回墨尔本，还有很

多事情要处理，我们来之前刚刚搬家，新家都没有收
拾。”
他的样子不像明显的拒绝，妍婴惟有自己找台阶

下，“那，只好等明年了，明年你回来吗？”
“明年考完大学以后，我已经和旅行社的同学预

定好去撒哈拉做探险旅行了。”他更加犹豫地说，“不
过，后年暑假我没有安排事情……”

“后年说不定我都学会啦。”妍婴受不了地说。
“你生气了吗？”湛朗偏过头，瞥了她一眼。
“我没那么容易生气。”只是，没见过你这样连谎

都不会撒的人。女孩的脾气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凡事
先答应她，到时候她自己都忘了也不一定。妍婴在心
里丧气地骂道，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，枉他长得
一副好皮囊。

“那么，后年如果你还没学会游泳的话，我就教
你。”湛朗淡淡地说。

“到时候再说吧。”妍婴赤脚站在地上，两年以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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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情，谁保证得了呢。
那一晚匆匆的第一眼，此后妍婴果然如她自己所

料想的那样，完全忘记了。湛朗的确是很优秀没错，
可是对于她来说，没有什么比身边抓得牢的快乐更重
要。

?　　　　　?　　　　　?

两年的时间过得很快，但是两年里发生的令人意
想不到的事情也很多。十八岁的生日刚刚过完不久，
学校的体检就查出来妍婴有轻微心脏病，虽然没有严
重到要马上治疗的地步，但却耽误了她继续升学。离
开了学校，离开了一群玩伴，每天强迫性地喝各种药，
做各种检查，或者强迫性地卧床休息，使她的生活完
全变了一个样。
没有兴奋的舞会可参加，没有年轻帅气的男孩的

邀请，没有别人满眼的夸赞。大家都很小心地照顾她
的同时，也小心翼翼地与她划分着这样那样的界限。
她的脸颊因为病态而显现出的淡淡的苍白，胜过

雪花的轻灵，使她更加美丽，却也更加寂寞。
父亲专门为她做了一个娱乐屋，里面有够她看一

辈子的书；成堆的碟片，ＣＤ，还有一台电脑。每天泡在
里面，读小说，看电影，听音乐，妍婴发现这种她曾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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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向往过的不用早起去念书、考试的生活，原来也是
这么枯燥乏味。
今天刚起床，负责收拾房间的小云就很高兴地跟

她说：“妍婴，今天客人就到了。”
她莫名其妙地问：“什么客人？”
小云说：“就是前两天，先生提过的那个故友的儿

子，今天一大早，你还没起来，先生太太就去机场接人
了，大概马上就到。”

“什么？”妍婴抓抓头，她怎么完全没有印象？“故
友的儿子，哪个故友？”

“就是那个叫萧湛朗的男孩啦。”小云收拾好床以
后，拿起她的睡衣放进洗衣篮中，这时门铃响了起来，
“啊呀，一定是先生太太回来啦！”
她跑出去开门。
“萧湛朗？”妍婴拍着额头，在记忆里搜索与之相

关的人，可无论怎样也想不起来，很陌生的名字嘛。
她把头发绑成两股，随意套上Ｔ恤和牛仔裤，趿着拖
鞋就走了出去。
当她看到客厅里那个坐在沙发上的男孩子时，一

下就被他亮眼的外表唤醒了记忆，“原来是你啊。”她
走到他对面坐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，“撒哈拉沙漠
探险怎么样？”
湛朗难得地微笑了一下，看着她，“很不错，我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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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了照片给你看。”
他打开背包，皮肤很显然晒过了，显出一种健康

的蜜色。妍婴接过一打照片，一张张地翻看着。湛朗
坐近些，替她解说：“这趟旅行还真险，六个人差点都
回不来了。简直是劫后余生。”
妍婴笑笑，把照片还给他，“我还没有学会游泳，

可惜，恐怕也没办法跟你学了。”
湛朗淡然说：“你的事情我知道，所以，这个暑假，

我可以陪你干一些别的事情。”
妍婴吃惊地说：“你是说，你要在这里陪我一个夏

天啊？”
湛朗看着她，忽然说：“我们说好的，不是吗？”他

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盒子，“这是我和几个朋友共同做
的游戏，脚本是我写的。大家都对中国古代历史和神
话很感兴趣，所以就选用了那时候的背景，你看。”
他把盒子打开，从里面拿出一张磁盘来。
“中国古代和神话？”她赧然地抓抓头，“啊，我历

史好菜。”
“我拿给墨尔本那边的同学玩他们都说很有意

思，看来我们这款游戏成功培育了许多中国通啊。”湛
朗把碟片放进光驱，安装。

“啊啊，人物和服装都好漂亮！”她大叫起来。
“谢谢。”湛朗装好软件，退出光碟，扭头说，“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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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服装都是专业人士做的，画人物的朋友在美术学院
学动漫，那个设计服装的同学可是在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
Ｍａｒｋｅｒｓ摆了一年多摊子的。”

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Ｍａｒｋｅｒｓ是墨尔本著名的前卫小摊聚
集地，政府鼓励年轻人自主创业，许多著名的设计大
师都在这里出道，例如ＬｉｓａＨｏ。

“我教你怎么玩。”他说，把手覆盖在妍婴手背上，
握着鼠标。

“嗯。”
游戏开始时，有一段旁白，嗓音清亮中带着低沉，

说不出的动听，而且有点耳熟，妍婴狐疑地望着天花
板听完，说：“这声音……”

“啊，一时找不到配音人员，算起来我写脚本最轻
松，所以抓我凑数。”湛朗顿了顿，别有意味地说，“这
款游戏是送给你的。”
妍婴很快就迷上了这个游戏，她在书房里玩了两

个小时，湛朗敲敲她的桌子，“嘿，该休息了。”
“再一会嘛，等我过了第二关再说。”她正玩得起

劲。
湛朗拿过鼠标，点开“储存进度”，把游戏暂时终

止。
“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话，很快就没得玩了。”他提

醒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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妍婴哈哈一笑，“你还真刻板，好吧，那接下来干
什么呢？”
湛朗拉着她的手臂，把她拉出房间，“如果你愿

意，我开车带你去植物园散步，那里空气清新，景色也
不错。”

“很好，你干吗问我的意见呢，你决定就行了。”
“但是如果你累了，那就不去，你回房间睡觉，我

在你隔壁继续做设计。”
妍婴被他的样子弄得哭笑不得，“好了，你不需要

把每条安排都告诉我再征求我的意见嘛，我不累，如
果你觉得去植物园对我有好处的话，就去植物园好
了。”
一路上，湛朗一声不响地开着车，车速不快不慢，

他打开音响，但开得很小声，保尔莫里亚的《ＬＯＶＥＩＳ
ＢＬＵＥ》———他怎么会知道我喜欢这曲子？妍婴不由
得看了他一眼，目光接触，湛朗只是淡淡一笑又回过
头去驾驶着车。
夏天的植物园是很值得呆的地方，不管是参天的

巨木，还是袅娜的小花，每一样都别有一番风情。鬼
面的是蝴蝶兰，蓝紫色的叫鸢尾蓝，此外海棠和木杨，
湛朗都能确切地说出它们所属的科木，而妍婴一对照
牌子，确实不错。“你未免也博学过头了吧，弄得我很
无知。”她解嘲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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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朗看了她一眼，“我只是记忆力比较好，其实每
个人应该都看过这些植物，只不过看了，就忘记。我
暑假时参加过各种夏令营，有时会在森林里过夜，有
时会自己在温室里栽种这些植物，所以，比较不会忘
记。”

“你每年的暑假都有参加夏令营？”
“差不多，如果没有参加，就是在外公家的农场

里，和马呆在一起。”
“所以你喜欢马。”
“很有意思。”湛朗眉峰一挑，“你呢，每年暑假干

什么？”
他一问，妍婴很有些不好意思，“很无聊的事情，

看电影，喝汽水，或者出去约会，游泳，买衣服逛街，和
女朋友攀比时髦的化妆品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
“就这些。”妍婴说，“怎么，无聊得都让你想不出

夸奖和赞同的词汇来吧。”
“难怪你空虚。”他说，“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

吗？”
“我喜欢玩。”她老实说，“让自己无论怎样，快乐

些。你永远无法知道自己什么死，对不对？气象预报
可以预知天气，地震仪可以预知地震，但没有仪器可
以预知一个人的死期。对了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愿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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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吗？”
“愿意。”
“那么知道了什么时候死，你会安排自己在剩下

的时间里干自己最想干的事吧？”
“当然。”
“那不就得了，既然你会把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留

到死之前才做，不如现在就去做。因为你不知道自己
什么时候死啊。”
湛朗沉默了一下。
妍婴继续说：“比如说漂亮的衣服，你要知道，有

些衣服只能这个季节穿，只能今年穿，只能这个年纪
穿，对女人来说，今天的你比昨天更老，你每一天都比
前一天失去更多显示年轻和美丽的机会，那么，为什
么不能趁现在，把漂亮发挥到极至呢？”
湛朗看着她，忽然淡淡地微笑起来。
“还有恋爱。恋爱不是年龄可以禁锢的事情，到

了该恋爱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开窍。错过了那个人，也
许你一生都无法再碰到令你怦然心动的对象，你惟一
可以爱，也可能被爱的机会就那么样一去不复返了，
你不会后悔吗。”
他们正好走到了百合花前，湛朗对着那花说：“悲

观的人知道百合花是洋葱科，乐观的人会说洋葱属于
百合科。在回国以前，我听叔叔说起你的身体，还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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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你现在很悲观，谁知道错的是我，你这么看得开真
让人惊讶。”

“抱歉让你失望了，因为我没有什么遗憾，我的每
一分钟都过得非常满意，所以即使马上就死，也不会
变成灵魂留在世界上吓人。”

“才说你乐观你就说要死，真是不能夸奖。”湛朗
看了看表，“时间差不多了，回去吧。”
湛朗来了以后，妍婴便生活得很规律。他会把一

切都安排好，然后征求她的意见，一般情况下，妍婴都
不会表示反对，于是，平静的生活一天又一天地过去。
直到他离开。

二　跳舞草·迷迭香

跳舞草———永恒的快乐
迷迭香———当你回忆，想起我
夏天过去，湛朗踏上返回澳大利亚的航班，“明年

等你好了，我教你游泳。”
妍婴笑了笑，“好呀，可是我很笨哦。”
湛朗虽然住在墨尔本，可是因为有互联网，他们

并没有感觉隔了很远。周末的时候，他们互相通报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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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星期过得怎样，其实妍婴的生活相对单调，可是话
多的却总是她。湛朗是个很好的倾听者，有时候发过
来的一句话，虽然不长可是足够她回味半天。

“你现在身体如何？”
“恢复得还不错，就是没办法打网球。他们老是

怕我复发。”
“千万要得到医生的准许再玩。”
“这个我知道……”
圣诞节的时候，湛朗又回来了一次。这次是带着

他的成品游戏回来推广的，游戏软件开发公司向他索
要授权销售书的同时也发了邀请函，完全由公司出
钱，免费旅游。
半年的时间他又长高了一截，白色的高领毛衣，

一丝不苟的黑色西装外面套着浅褐色的呢风衣，对着
妍婴欣赏的眼光，他笑着拍了一下她的头，“不要看
了，我刚刚从人家公司出来的，还来不及换衣服。”

“你这样很好呀，像个成功男士。”
湛朗脱下了风衣和西装外套，仅穿着白色的毛衣

在调火锅的佐料。他弄了好几个碟子，每个都不一
样，钟太太看了一眼妍婴的那个碗，呵呵地笑起来。

“小婴的那个，原来是粉红色的，比我们这个深红
的，鹅黄的好看多了。”

“伯母的那个深红色，是因为放了玫瑰腐乳；伯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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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因为放了芝麻酱。妍婴这个……”他卡住了不
说，“算是独门秘方吧。”

“这么说岂不是只有你在的时候我才能吃到？”
“就算我告诉你，你也学不会的，它的做法很复

杂。”
“小气鬼。”
湛朗微笑起来有种纯净的感觉，只是单纯地为了

开心而笑，没有其他的功利心。他笑得虽然不多，但
基本上都很有感染力。
湛朗在钟家呆了一个礼拜，那时候电影院里正在

播放《泰坦尼克号》，和妍婴一起去的三个小时里，她
从主人公一出场就开始哭，一直哭到结尾。观众一一
散场离开，她还在不断地流眼泪，走出电影院以后，湛
朗去买了两杯咖啡，香浓的热气扑散了妍婴脸上乱七
八糟的眼泪，她闻着开始微笑。
湛朗说：“不哭了？”
她说：“他们的爱情只能沉睡在海底世界，这么美

的，让人流泪的爱情，却只能以毁灭收场。要是在陆
地上，他们只能共同欣赏天上的月亮。”
湛朗说：“所以，还是做那对老夫妇吧，相濡以沫

一辈子，最后一起沉睡海底。”
妍婴看悲剧会哭出来，看喜剧会笑出来，他们周

围几排的人都可以听见她的笑声，电影散场以后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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